
怀念陕北 的嫂子 （纪 实散 文 ）

苏少 勇

嫂子 是 一 个
很普 通 的 农 家 妇
女，出 生 在 陕 北
米脂 县 一 个 靠 山
的村 庄 。因 为 她
的名 字 叫 庆 梅 ，
所以 在 她 活 着 的
时候 ，我 总 是 习
惯地喊她 “庆 梅嫂子”。

庆梅 嫂 子 是 去 年 秋 天 的
一个 早 晨 去 世 的 。那 时 我 们
和她 的 丈 夫——铁 路 铺 架 工
程队 队 长 张 保 海 在 新 疆 的 戈
壁滩 上 修 铁 路 。起 初 是 队 长
的小 女 儿 从 陕 北 发 来 了 加 急
电报 。得 知 庆 梅 嫂 子 因 劳 累
过度 导 致 心 脏 病 复 发 。那 时
队长 正 在 十 几 米 高 的 桥 台 上
指挥 架 桥 ，电 报 来 时 没 顾 上
看就 掖 进 了 衣 兜 。没 过 几
天，队 长 的 女 儿 又 发 来 了 第
二封 加 急 电 报 ，上 说 “爸
爸，妈 妈 的 病 情 加 重 ，她 一
直不 让 告 诉 你 ，怕 影 响 你 的
工作 ，可 我 不 能 没 有 妈 妈 ，
求您 快 回 来”。庆 梅 嫂 子 的
病一 直 是 队 长 心 里 深 深 的 伤
痛，在 妻 子 病 重 最 需 要 他 的
时候 ，他 却 无 法 恪 尽 夫 责 。
大西 北 的 铁 路 工 地 犹 如 战
场，百 十 号 筑 路 汉 子 冲 锋 陷
阵不 能 没 有 领 头 人 ，自 古 忠
孝难 两 全 ，队 长 别 无 选 择 。
他只 有 打 发 儿 子 离 开 工 地赶
回陕 北 探 母 ，自 己 拿 起 指 挥
旗上 了 桥 头 。十 几 天 后 ，队
长的 儿 子 捎 回 了 庆 梅 嫂 子 的
话，她 说 身 体 不 要 紧 ，不 要
因为 她 耽 误 了 公 家 的 大 事 ，
铁路 修 通 了 再 回 来 也 不 迟 ，
她能 等 。庆 梅 嫂 子 的 话 是 那
样地 温 暖 而 又 令 人 心 酸 。一
个年 轻 的 铺 架 工 人 感 慨 地
说：“嫂 子 真 是 太 好 了 ，等
完工 后 ，我 们 全 班 都 去 看 嫂
子。”那 时 ，在 遥 远 的 戈 壁
滩上 ，我 们 用 所 有 的 真 诚 为
嫂子 默 默 地 祈 祷 。可 谁 曾 想

两个 月 后 ，当 我 们 连 夜 架 通
全线 最 后 一 座 大 桥 并 将 迎 来
最后 胜 利 的 时 候 ，一 个 不 幸
的消 息 飞 至 工 地 ，庆 梅 嫂 子
竟溘 然 长逝 了 。

庆梅 嫂 子 走 了 ，象 凋 零
的山 丹丹 ，随 风而 去 。

那天 ，我 们 去 送 庆 梅 嫂
子。弯 弯 的 山 路 上 ，秋 风 习
习，纸 花 飘 曳 ，人 们 默 默 地
走着 ，默 默 地 眼 里 含 满 了 泪
水。我 们 无 法 相 信 眼 前 的 一
切，无 法 相 信 那 静 静 地 躺 在
黄土 中 且 永 远 闭 上 了 眼 晴 的
就是 庆 梅 嫂 子 。憨 厚 的 队 长
牵着 一 双 儿 女 ，长 跪 在 庆 梅
嫂子 的 坟 前 ，望 着 那 杯 新
土，那 座 孤 坟 ，望 着 身 旁 哭
一声 娘 喊 一 声 爹 的 孩 子 ，心
头的 哀 伤 就 象 决 口 的 洪 水 滚
滚而 出 ，他 扑 向 前 去 ，嘶 声
哭诉 着：“庆 梅 ，庆 梅 啊 ！
我们 回 来 了 ，你 咋 就 不 再 等
等我？铁 路 铺 通 了 ，我 没 有
给你 丢 脸 ，你 听 见 了 吗 ？庆
梅……”

苍茫 的 黄 土 高 原 ，昏 暝
斜雨 ，凄 冷 的 西 北 风 ，似 一
曲低沉 的 挽歌飘送着嫂 子 。

庆梅 嫂 子 是 一 个 普 通 的
农家 妇 女 ，却 有 着 一 颗 质 朴
无私 的 心 。她 一 生 含 辛 茹
苦，默 默 无 闻 地 劳 作 在 大 山
里，以 瘦 弱 的 双 肩 支 撑 着 一
个铁 路 工 人 的 家 庭 和 他 的 事
业。庆 梅 嫂 子 与 队 长 结 婚 二
十四 年 ，俩 人 在 一 起 相 伴 的
时光 不 足 三 年 ，更 多 的 岁 月
里是 庆 梅 嫂 子 独 自 承 受 着 生
活的 重 担 。保 海 队 长 曾 经 讲

过，庆 梅 嫂 子 十 八 岁 嫁给 了 队
长，结 婚 没 两 天 ，队长 就 需 赶
回工 地 ，羞 涩 的 庆 梅嫂子 还 未
细细 记 下 丈 夫 的 面 容 ，只 是动
情地 说 ：“你 走 吧 ，大 道 理俺讲
不出 来 ，老 人 和 家 里 的 活请放
心，只 愿 你 干 出 名 堂 ，别 忘 了
我……”庆 梅 嫂 子 生 孩 子 的 时
候，怕 人 说 她 拖 男 人 的 后 腿 ，
硬是 没 有 告 诉队 长 。队 长 知 道
后心 疼 地 责 怪 她 。庆 梅 嫂 子
说：“生 孩 子 是女 人 的 事 ，你 只
管修 好 你 的 铁 路”。队 长 母 亲
病重 那 年 ，因 昼 夜抢 工 期 回 不
去，只 得 寄 些 钱 回 去 ，请 庆 梅
嫂子 代他尽 孝 。老人 是在庆梅
嫂子 的 怀 里 去 世 的 ，等 队 长 赶
回去 ，一 切 后 事 均 已 办 妥 。庆
梅嫂 子 流 着 泪 怨 自 己 不好 ，没
有照 顾 好 老 人 。望着憔 悴 的 庆
梅嫂 子 ，队 长 无 言 以 对 ，一 把
搂紧 庆 梅 嫂 子 ，说 无 论 如 何 要
带她 出 来 。庆 梅嫂子 揩 去 眼 泪
说有 这 份心就行 了 ，修铁 路带
女人 干 啥 ？等 以 后 有 机 会 带
她去 趟 西 安开 开眼 界 。队 长说
这是 庆 梅 嫂 子 一 生 提 出 来 的
唯一 的 一 个 心愿 ，可 队 长 再也
没有 机会 去 实现 了 。憨 憨 的 庆
梅嫂子 一 生 无 悔 无 怨 ，以 整个
的身 体 和 灵 魂 献 给 了 一 个 铁
路工 人 。这 种 爱 的 含 义 ，怎 能
不让 人 们 的 心 灵 为 之 受 到 强
烈的 震撼 。

庆梅 嫂 子 在 短 短 的 一 瞬
间走 了 ，离开 了 这个 纷 繁 的 世
界，而 她 所 付 出 的 爱 将 延续 到
永恒 。

庆梅 嫂 子 在 世 时 ，先 后 把
长成 汉 子 般 的 儿 子 打 发 到 新

疆跟着父亲在大漠 修
路创 业 ，把 女 儿 送 到
三十 里外的 县 中 学寄
宿上学 ，盼女成才 。而
她在病危直至病逝身
边竟连 一个端水送饭
的亲 人 都 没 有 ，是 街
坊邻居惦 着两天没见

着面 才 推 门 进 去 ，看 见她 躺 在 床
上已 悄然 离 去 。乡 邻们说 ，庆梅嫂
子去时 的模样 很 恬 静 ，像是劳 累
了一 天 之 后 甜 甜地 睡 去 。在屋外
的院 里 ，堆放着 上 千斤的 土豆 ，那
是庆 梅 嫂 子 不 久 前 从 地 里 收 回
的。在最 后 面 对 痛 苦 甚 至 死 亡 的
时候 ，庆梅嫂子 竟是这般坚强 ，没
有眼 泪 和懦 弱 ，这 怎能 不让我们
再一次潸然 泪 下 。

庆梅嫂 子 走 了 ，给 我们 留 下
了无 限 的 悲 伤 和 怀 念 ，也 给我们
留下 了 一种做人的平凡而无私的
精神 ，引 导我 们 在没 有路 的 地方
去铺就正直 的人生 。

浩瀚 无 垠 的 戈 壁荒 漠 ，我们
又要 西进了 。仰望那如血的 落 日 、
苍茫 的 地平 线 ，一 声 声雄浑 的 呼
唤久 久 回 荡 在大 西 北 的 天 空 ，嫂
子——嫂子 。

明年玩什么花头 ？
若白

这年 头 花 样 翻 新 的 东 西 也真 多 。
前几 年 ，大 倡 “微 笑 ”服务 ，热 闹 了 一 阵 之 后 ，凉 下 去

了。结 果似乎 服务 者 与 被服务 者 都 没 有 微 笑 起 来 ，有 时 候倒
看到 一 些服 务 者 的 冷 笑 ，被服务 者 的 苦 笑 。

去年 有 人推 出 “服务忌语”，当 时 声 势 挺 大 。有 一 个行
业的 ，有 一 个 单 位 的 ，也 有 一 个城 市 的 。有 的 规 定 十 句 八
句，有 的 规 定 三 十 句 五 十 句 。然 而 一 阵 热 风过 去 又 凉 了 。现 在
贴在 一 些 单 位 墙 上 或 悬 挂 在 服务 窗 口 上 的 那 些 “忌 语 ”已被 尘
封，然 而 人 们 时 不 时 可 以 听 到 它 又 从许 多 服 务 小 姐 或 先 生 的
嘴巴 里 冒 出 来 。

今年 叫 得 响 亮 的 是 “承 诺”。我 不 知道 明 年 会 有 什 么 花 头
冒出 来 ？相 信 总 会 有 的 吧 ！

“ 承 诺 ”这 个词 儿 ，比起“微

笑”和 不 说 脏 说 ，似 乎 更 文 雅
些，真好 。这 或许 叫 又 上 了 一 个
新档 次 吧 ！

最近 听 到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：
一位 服务小 姐 不 明 白 “承 诺 ”是

什么 意 思 ，便 问 他 们 经 理 。回 答 是 ：“就 是 不 说假 话 ，说 了 要 承
认。”小 姐 又 问 ：“那 可 为 啥 叫 承诺？”经 理 说 ：“为 了 简 单 好记 ，

上边就 给 起 了 个 新名 词 嘛！”
请读 者 朋 友 别 以 为 这 是 笑 话 。我 想 两 千 年 前 的 季 布 老 先

生九 泉 有 灵 （现 在 有 一 种 很 热 的 气 功 理 论说 ，人 的 灵魂 不 死），
闻知 此 言 恐 怕 要 气 得 半 死 。他老 先 生 “一 诺 百 金 ”的 作 风 ，他 的
子孙们 至 今 尚 不 明 究 意 ，岂 不 令 他 “长 太 息 以掩 涕 兮”！

其实 ，也 没 大 关 系 。总 有 人是 明 白 的 ，而 且说 得 多 了 ，不 明
白也 会 变 明 白 的 。令 人 耽 心 的 是 ，这 “承 诺 ”到 底 能 “承 诺 ”多

久？“承诺 ”的 是 否 真 能 做 到 ？
不是 有 一 句 名 言 叫 “历 史 的 经 验 值 得 注

意”吗 ？我 们 中 国 的 许 多 事 情 ，都很 容 易 一 哄
而起 ，容 易 刮 风 。也 总 有 一 些很 善 于 起 浪 头 的
人。只 要 有 谁说 出 一 个新 词 儿 （其 实 有 时也 不
是新 的 ，还 是 旧 的 老 的 ，有 的 还 是 祖 先 或 洋 人
几百 年 前 说 过 的 ），便 竞 相 效 尤 ，一 时 间 充 斥
书刊 、文 件 、讲 演 ，成 为 时 髦 货 。至 于 是 否 真正
懂了 ，那 倒 在 其 次 。而 且 炒 得 最 热 的 时 候 ，味
儿也 就 变 了 。比 如 说 ，现 在 就 有 单位这 样 “承 诺 ”了 ：今 后 不 再
乱收 费 ，不 再 卖 假 货 ，不 再 用 公 款 大 吃 大 喝 ，不 再 随 便 训 人

… …真是“振振有词 ”，跟得很
紧的 。相 比之 下 ，过 去 一 贯遵
纪守 法 ，老老 实 实 按规矩 办事
的人 ，倒 显 得 没 有 新 招 数 ，没
有什 么 新 的 可 “承诺 ”了 。于 是
“ 承 诺 ”者 们 可 以 上 大 会介 绍
经验 ，上报纸 电 视 风光 ，甚 至

还会获得 “行动快 ，跟得上 ，不 断深化改革 ”典 型 的 荣耀 。这个浪 头
过去 了 ，后 边还有新花头 ，继续赶 ，他总 是 不 会落后 的 。

赶紧 声 明 ，在 下 绝 不 反 对提 倡 “承诺”。讲信誉 ，重 然 诺 ，是
我们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思 想道 德 中 积极 的 成份 ，应 予 继 承 和 发 扬 。
然而 形 式 主 义 的 花 头 多 了 ，扎 实 有 效 的 东 西 就 可 能 少 了 。还 是
多一 点 脚踏 实 地 的 工 作 好 。试 问 ：难 道 我 们 订 出 的 工 作 守 则 、
职业 道 德 、办 事 制 度 以 及 商 家 们 刊 登 的 广 告 等 等 ，不 算 是 对 社
会和 人 民 的 “承 诺 ”吗 ？那 该 叫 什 么 ？

承而 不 诺 ，便是欺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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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词典
夏迎 广

词典属 工具书 ，主要 为 人提供查考 。而我却把它 当 教
课书 来读 ，且收益匪浅 。

1977年 国 家恢 复 高 考制度 ，已 插队两 年 的 我有 幸 搭 上
了头班车 。不过 ，车 虽搭上 ，自 己肚子 里有 多 少墨水 自 己
清楚 。小 学 三 年 级 时就赶 上 了 “十 年 动乱”，闹 了 “革
命”，荒 了 学业 。在大学里学的 是文科 ，同 学 们不免喜 欢

“ 指点江 山 ，激扬文字”，尤其那些 “老三届 ”同 学 更 是
博古通今 。相 形之 下 ，我便显得孤陋寡闻 了 。别 的不说 ，
就是 同学们津津乐道的古典 小说 自 己
看起来都费 劲 ，不是这个字感 生僻 ，
就是那个词不解意 ，动不动就得查字
典。稍一懒怠 ，就看得似懂非懂 、云
山雾 罩的 。为 了 弥补 自 己 的不足 ，我
下决心把 《新华字典 》当 课本来 读 ，
遇到不懂或不甚懂的字就 记在 笔 记本上 。时间 不长 ，一本

《 新华字典 》细读了 一遍 ，我的识字 水平 突 飞猛进 ，再读
《 红 楼 梦》、《三 国 演 义 》这 些 古 典 名 著 时 就 比 较 顺畅

了。

识字 关 算 是通 过 了 ，但 自 我感 觉 ，和 同 学 们相 比 自
己的 语 言 文 字 仍 显 得 单 薄 、干 涩 。什 么 原 因 呢？我 想 与
自己 阅 读 少 、对典 故成 语 掌 握 少 有 直 接关 系 。于 是 ，我
又找 来 《汉 语成语 小 词典》，课 余 饭 后 仔 细 阅 读 ，做 了
不少 笔 记 。一 阵 突 击 ，效 果 明 显 ，自 己 不 仅 获 得 了 不 少
历史 知 识 ，而 且 在 写 文 章 或 与 同 学 们 的 交
谈中 ，竟 也 能 时 不 时地 来 些 妙 笔 生 辉 、妙
语连珠了 。

1 981年 ，我 在 新 华 书 店 里 发 现 了 第 一

次正 式 出 版 的 《现 代 汉 语 词 典 》一 书 ，便 毫 不 犹豫地买
了一 本 。展 卷 细 读 ，如 获 至 宝 。它 里 面 “字”、

“ 词”、“成 语 ”应 有 尽 有 ，真 是 一 位 随 请 随 到 的 好 老
师。于 是 ，在 学 好 专 业 课 的 基 础 上 ，我 又挤 时 间 把 《现
代汉 语 词典 》当 课 本 来 读 ，认 认 真 真 做 了 笔 记 。半 年 下
来，我 的 知 识和 汉 语 语 言 水 平 又 大 有长 进 。作 文 往往被
老师批 为 “优 秀”，班级 的 一 些 优 等 生 也 愿 意 与 我谈 古
论今 了 。

大学 毕 业 后 ，自 己 先 后 从
事了 三 四 种 工 作 。但 不 管 干 哪
种工 作 ，自 己 都 注 意 找 有 关 的

《 手 册》、《词 典 》来 读 ，适
应工 作 很 快 。特 别 是 近 三 年 又
被调 往 企 业 报 做 领 导 工 作 ，我

又找来 了 《新 闻 工 作 手册》、《新 闻 学 大 辞 典 》等 书 来 读 ，并
注重 加 强 实践 ，使 自 己 很快进入 了 角 色 。三年 来 ，在大家 的
共同 努 力 下 ，所 办 的 报 纸 有30余 件 作 品 获 省 级 以 上 新 闻
奖，在 同 级 企 业 报 中 名 列 前 茅 。自 己 也 获 得 了 中 国 企业报
记协 、中 国 煤 炭记 协和陕西省 记协颁发 的新 闻 奖 。

词典 是 某 一 学 科 词 语 、概 念 的 总 汇 ，它 最 全 面 、最 简
洁、最 准 确 、最 权 威 。通 过 对 它 的 研读 ，可 以 使 你 在较 短 的
时间 里 “突 飞 猛进 ”地 掌 握 知 识 。如 果 说 学 习 有 捷径 的 话 ，
读词典 当 不 失 为一条 。这便 是我读 书 的一点体会 。

献
给
李
素
丽
的
歌

张
希
骞

是
清
泉
一

汪
，

是
明
镜
一

面
，

是
无
名
花
一

束，

是
烈
火
一

团。

用

绿
荫

把“
沙
漠”
覆
盖，

用
热
情
把
“
冰
山
”
击
穿
，

用
春
风
把
百
花
雕
塑，

用
艳
丽
把
时
代
装
扮。

千
百
次
穿
梭
于
繁
华
闹
市，

竟
无
暇
和
家
人
游
览
公
园
，

欠
丈
夫
和
女
儿
太
多
的
温
情，

却
挥
洒
着
首
都
北
京
的
温
暖。

你
显
出
劳
动
者
的
辉
煌，

你
显
出
普
通
人
的
灿
烂
，

车
厢
就
是
时
代
的
窗
口
，

起
点
和
终
点
全
都
是
奉
献。

当
你
把
残
疾
的
大
爷
背
上
车
厢，

当
你
为
抱
孩
子
的
母
亲
呼
喊，

你
在
擦
拭
心
灵
的
橱
窗，

你
在
审
视
人
生
的
规
范。

当
你
手
捧
大
娘
送
来
的
窝
头，

姐
妹
们
噙
着
热
泪
大
是
慨
然，

你
品
尝
着
理
解
万
岁
的
哲
理，

你
看
到
了
祖
国
亮
丽
的
蓝
天。

当
你
手
捧
着
那
包
“
胖
大
海”
，

沙
哑
的
喉
咙
里
浸
润
着
香
甜，

当
你
和
外
国
友
人
侃
侃
交
谈，

证
明
了
中
华
儿
女
是“
黄
河
泰
山
”
。

十
五
年
来
的
一

点
一

滴，

十
五
年
来
的
真
诚
奉
献，

人
间
的
真
情
比
黄
金
贵
重，

至
善
至
美
至
真
是
不
朽
的
诗
篇。

十
五
个
春
夏
秋
冬，

生
活
中
千
万
道
坷
坷
坎
坎，

五
一

劳
动
奖
章
里
有
酸
甜
苦
辣，

为
人
民
服
务
是
一

生
的
夙
愿。

官瘾 （ 小 说 ）

李建 平

胡某 当 科 长 了 ，是新
成立 的 一 个 科 的 科 长 。单
位里人们私下议论他的 官
是“跑 ”来 的 。胡 某 从 周 围
异样的 目 光 中 也能感到别
人对 他 当 官 有 看 法 ，但他装 作不觉
察，也不在意 。他想 ，说也是 白 说 ，能
“ 跑 ”上 官 也 是 本 事 ，谁 有 本 事 也
“ 跑 ”去 。

他想起 了 当 官前来 自 方方面面
的那 些 刺 痛他心 灵 的 事情 ：在颐指
气使 的 领 导面 前 ，你不 委 曲 求全就
得“穿 小鞋”；世俗 小 人们小 看 人 时
那一 副 副 可 憎 的 嘴 脸 ；妻子 无 休止
的数 落 、抱怨 。更 不能 忘 记 的 是 ，一
天，混沌未开 的十 岁 儿子 问他：“爸 ，
你好 歹 也 干 了 十 几 年 了 ，咋 连个 副
科长也没混上？”当 时 ，他觉得脸上
火辣辣的 ，一时竟不知怎么 回答 ，举

起巴掌要打儿子 ，结果被妻子的话给呛
住了 ：“打孩子算什么本事？”还有住
房问 题 ，工 资 问题 以及一 些要办的事 ，
哪一样不与 “权 ”字紧密相关 ？为这些 ，
他寝食不安 ，狠费了番脑子 。他下决心 ：
妈的 ，舍不得孩子 ，套不住狼 ，咱也谋个
官当 当 ，过过 官 瘾 。终于 ，他付诸行动
了。至于怎么行动 ，只有他 自 己最清楚 。
总之 ，这是属于那种“八仙过海 ，各显神
通”的事 ，就不必说了 。反正 ，他谋成了 。

新科室配科长一人 ，副科长一人 ，
科员一 人 。人 员到位后 ，胡科长 召 开 会
议进行分工 。他开 国 元勋似的 ，正襟危
坐地说 ：“分工是这样的:“我抓全盘 ，副

科长协助我抓全盘。”然 后又对科员说：“你 ，具体全盘。”接着又问 ：
“你们有什么意见没？”

副科长听罢气顺脸平 ，责任有科长担着 ，事情有科 员干着 ，他
觉得还不错 。再说了 ，三个人的科有啥事可 干 ？于是 ，他斜睨了一
眼皱着 眉 头似在想什么 的 科 员 ，微笑着轻声对胡科长说 ：“没意
见。”

胡科长点点头 。他听说这副科长也是靠关系上来的 ，不过也听
说这人没什么本事 。心想 ，这倒好 ，不至于对 自 己正科职的位子会
有什么威胁 。随之 ，胡科长和副科长一齐将 目 光对向科 员 ，等着他
表态 。

此时的科员心中正在翻腾 ：听起来都是全盘 ，但全盘跟全盘不
一样 ，明摆着干事的就是他一个 ，人家两个都是发号施令指使他
的。活儿累不死人 ，这气难受……他的心中忿忿的 。

稍等 ，科 员仍不说话 。胡科长又催问：“你呢？”只见科
员怔怔的 ，脸上阴沉沉的 ，既像有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，又像是
仅是一些浮云 ，虽浓 ，却将是一场空 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……
雨，终于没有下 ，云 ，也终于没有散 。胡科长果断地说：“就
这样定了 ，散会。”

副科长挺高兴地走了 。科 员悻悻地走了 。
胡科长长舒了一 口 气 。今天的会是他上任第一次行使领导职

权，他感到 ，当 官的感觉就是与老百姓不一样 ，虽说算不上是金
口玉言 ，但是 ，说了就算数 。他脑海 中 出现了一张张对他媚笑的
面孔……妻子和儿子灿烂的笑容……他家12平方米的蜗居变成 了
二室一厅……他的脸上露 出 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的笑容 。

藕 （ 外 一 章 ）

秋子 红

一生与泥土相濡以沫 ，一生为
泥土沉默而歌——

清清 白 白 的藕 ，清清 白 白 的一
缕净魂 ！

你的叶 ，是我梦中的 女 子 ，一 张
清纯 、妩媚的笑脸么 ；

你的朵朵红焰 ，是我满面沧桑
的母亲 ，曾经美丽如歌的华年么 ；

故乡 般鲜鲜嫩
嫩的 藕 ，泥 土 般 洁
净、纯粹 的 藕 ，年年
岁岁 ，你蛙 声 中 的
淡淡 淳 香 ，为 我 苦
涩的 梦境 而飘香么……

今夜 ，今 夜 梦 境 里 静 静 地 回
到故 乡 ，回 到母亲 的 身 旁 。轻轻地
握住 藕 ，握 住 泥 土 洁 净 的 纤 纤 素
手。纵 使 罪 恶 将 大 地摧残得千疮
百孔 ，纵使龌龊和虚假 ，遍地盛行 ；
就这样 ，一生 一世 ，难道不能抗拒
滚滚红尘的诱惑么？！

远望故 乡 。

血肉 的深处 ，泥土的 光泽 ，千 百
遍濯洗 我蒙 尘 的 心 灵 ，多 像一截纯
粹、洁 白 而干净的 藕 ！

仰望镰 刀
月芽般灿灿的 一轮光芒 。
年年 岁 岁 ，刈 破 五 月 雄性 的 胸

膛，让季节之河汹 涌起遍地燃烧的 阳
光和麦香 ；

让我手持镰刀
的乡 亲 ，沉 醉 幸 福
和苦 难 的 劳 作 中 ，
善良 、朴实 ，如 闪 闪
镰刀 下棵棵迎 风舞

蹈的饱满麦穗 ！
古色 古 香 的 镰刀 。祖祖辈 辈 的

镰刀 。沉默隐 忍 的 镰刀 。多 少粗糙 、
结实 的 大手 ，被你握着 ，与泥土和庄
稼，风风雨雨 ，亲热一生 ！

镰把上的汗水 ，怎样一滴一滴渗入
古老 、沧桑的大地 ，喂养历史和人类 ？

仰望 镰 刀 ，成 为 灵 魂 皈依 的 一
种古老图腾 ！

钼城秋色

王立

立秋不久 ，秋色竟如 此浓 了 。
清早起来 ，使人觉得有淡淡 的凉

意，清纱般的薄雾时隐时现 ，峰峦 山
川浑 为 一 体 ，钼 城似 进 入 母 亲 的 怀
抱。吸一 口 气 ，是那么清新 、温馨 ，
真可把 人的 五脏六腑洗得干 干净净 。
这么美好的早晨 ，这么清新的空气 ，
构成了钼成早晨的优美环境 。

太阳 出 来 了 ，那么大 ，那么红 ，
失去了 它往 日 的威力 ，不那么毒了 ，
柔和 的 阳 光 照 着 骑 自 行 车 上 班 的 人
们。女工们的 彩车是那么漂亮 ；服装
是那样 多 彩 ：红 的 、绿的 、紫的 、黄
的、粉的……构成了一条条鲜艳夺 目
的彩带 ；步行上班的人们 ，迈着矫健
的步伐 ，迎接崭新的一天 。雾气弥漫
了，转纱 流云般地拂过人们的脸 。

一会 儿 ，钼城又恢复 了原来
的平静 。只有花园 里的花 ，仰起
灿烂 的 笑脸 ，静望着太阳 ，翠碧
的叶 尖上蹲着 调皮的露水 ，随着
阳光 不断照 射 ，它的 身 躯越来越

小，终于什么 也没有 了 。钼城的 落叶树
木，已 开 始落叶 了 ，不几天 ，便失去了
它那满 身 的生机 。只有那顶风傲雪的 劲
松，依然是那么挺拔 、那么翠绿 ，稳稳
地挺立着 ，犹如醮饱浓墨的大 笔 ，要在
蓝天上描绘最新最美 的壮丽画卷 。

天没有夏季那样长了 ，六 、七点钟夜
幕便徐徐拉下 。漫步在行人道上 ，一阵秋
风吹过 ，随着 “沙沙 ”地落叶声 ，一 日 的疲
劳也 随 之 逃 得 无 影 无 踪 。啊 ，太 静 谧 了
——钼城 的 秋夜 ，只 有 花 儿 醉 人 的 芳香
还在温柔秋夜里酝酿 、飘荡 ，仿佛一阕格
调清新 的秋夜诗 。我相信 ，钼城的 明 日 一
定更是美丽的 。　（选 自 《钼 城报》）

书法

　大川
书


